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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研究，有两种境界。孟子言：“学问之道无

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，在

于“学问乃为己之学”，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。

又王阳明言：“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；学，天下之公学

也，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

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，虽异于己，乃益于己

也；言之而非，虽同于己，适损于己也。道固自在，学亦

自在。天下信之不为多，一人信之不为少。”此是学术

研究的另一种境界，在于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”。欲至

两种境界之一，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，以免荀

子所谓“为学大病在好名”之病。然当前的学术研究，

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，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

利。

秀美的喻家山阳，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

圣殿的学术中人，有资深教授，也有青年学俊，教书之

余，或以研促教，培英育才，或以研自娱，陶情冶性。不

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，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，宁

静遨游，沉潜于思，自有心得，形诸文字，“成一家之

言”。此“喻园语言文学论丛”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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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本丛书，或论文结集，或学术专著，大体论析深微，

新见屡现，自成体系，有裨学界。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丛书出

版，只是起点，回顾留存，意启后来，寻幽探胜，学无止

境。

丛书得以顺利出版，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

版社的大力支持，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及编审室诸位

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，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

挚的谢意！

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“喻园语言文学论丛”编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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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现代新诗是在与古典诗歌传统发生彻底断裂、西方文化强大

的压力渗透的双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。它在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批

判与传承之中，以及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影响之下，为现代诗人们的

“诗情”苦苦寻觅着一种恰切的“诗形”，并因此建立了不同于古代

汉语诗歌的、全新的属于新诗自己的节奏系统和意象系统。这两

个系统不是孤立地、静态地存在的，而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并且

这种联系也在不停地变化发展。正是在节奏和意象这两个方向上

所做出的或单向或交叉的努力，让现代诗人们一次次在传统和非

传统之间为现代情感赋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，建立起了属于新诗

自己的语言形式的“现代之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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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摇摇言

关于新诗的语言形式，自新诗诞生至今的八十余年间，是被学

术界反复提及、讨论的话题，也取得了不少相关的学术成果。但是

由于某种原因，尤其是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惯性的滑移，以及整体性

研究视角的匮乏，对于新诗语言形式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些混乱

和空白。究其根本原因，是长期以来对于“文学”和“语言”这两个

概念之间人为制造的隔阂，使文学和语言学常常被割裂开来加以

讨论。讨论“文学”，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文本本身的问题，创作论

的问题，或是思想文化背景层面的问题，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一种工

具；讨论“语言”，更多的是从语法结构、语言功能、修辞技巧等角

度来探讨问题，而忽略文学语言本身所具有的“文学”特性和自足

性、自为性。语言不是静止的、固态的工具，它本身存在着演变和

发展的生命活力。文学语言是形式但不是单纯的形式，而是与内

容混凝相连的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尽管关于新诗语言形式的研究

成果不少，但目前的情况大体如是———或者围绕着形式谈形式，或

者就具体的某种现象、某个流派或单纯的某种诗歌元素谈内容与

形式之间的关系，或者在试图回答诗歌本质、回归诗歌本体问题上

已经迈出了脚步，但在结合具体实践、解决实际问题上还不够全

面、深入和详尽。新诗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旧是一个有待开发的、有

着许多未知地带的丰富矿藏。而所有这些新诗语言形式的研究所

面临的问题都同新诗本身一样，既在行进之中又在不停徘徊，需要

更直接、更敞亮的回答。对于新诗的语言形式这个课题，我们仍旧

面临着这样的挑战：如何把握语言而又穿透语言，如何挖掘形式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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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超越形式———以便我们能够同时展开文学和语言的双翅，飞向

诗歌本体、语言本体的诗意国度。

基于以上思考，笔者选取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来考察新诗

的语言形式：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在反复考察古典诗歌

传统、西方诗歌艺术思潮及新诗自身之后，针对一些尚未解开的疑

惑展开了一种另辟蹊径的研究思路，攫取了“节奏”和“意象”这一

对既是诗歌艺术的本质特点、关键因素，同时又与诗歌语言形式密

切相关的研究对象，并以诗情、诗形、节奏、意象四者之间的相互关

系为切入点，建立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艺术方程式和一种有别于以

往的研究范式，来重新审视新诗语言形式历时的发生、发展，以及

在此过程中共时的分裂与衍变。有关新诗语言形式的理论探讨和

创作实践都将被编织进此考察过程，并尽可能地辨析二者之间的

印证与同构，以及差异与位移。在此视角的考虑之下，古典诗歌传

统与西方诗艺思潮也将双双褪去时代、国度、语言、流派的外衣，裸

露出直接与诗歌节奏和意象相关的种种相同或相异的影响力量，

共同为新诗语言形式的变迁从暧昧晦涩中烛照出一条路径。由于

篇幅的关系，笔者将考察的时段限定在员怨员苑年到员怨猿苑年这二十
年间。

必须要指出的是，笔者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也只是诸多尝试中

的一种，对于一路走到今天还不能气定神闲、容色分明的新诗来

说，也许总结任何规律、得出任何结论都言之尚早。就像笔者试图

去把握的这二十余年间新诗语言形式的变迁的粗略线索，也并不

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严正规范：文学史本身也不是一个“增之一分

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”的“标准”佳

人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她粗服蓬头的模糊姿态或是豆蔻初

开的懵懂情怀。在那个“惊鸿一瞥”时刻到来之前，有多少尝试、

摸索、忍耐、等候和坚持，就有多少插曲、歧路、退让、犹疑和徘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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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无论“标准”本身，也是一个令人疑窦丛生的字眼，在历史与当

下、传统与个性之间，它究竟有多少变幻莫测的分身和暗影？我们

又该如何在诸多的分身和暗影之中，捕捉那像喷泉在瞬息之间涌

现出晶莹水珠一样的美丽光线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注定是一段

长途跋涉、曲折蜿蜒的旅程，但谁又说那开始的一小段，不能够带

给人探索与发现的兴奋和快乐呢？

·ⅲ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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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多解的艺术方程式
———新诗的诗情、诗形、节奏与意象

现代新诗在短短的数十年内经历了从无到有和初步建立起现

代诗歌艺术特征的艰难过程。从一开始以彻底批判的态度与古典

诗歌传统划清界限，到一步步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中对西方诗歌的

模仿、对古典诗歌传统的“融化”，新诗关注最多的是语言形式的

问题。然而，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。在新

诗诞生数年以后的员怨圆缘年，鲁迅在《诗歌之敌》中用“如冬花在严
风中颤抖”的比喻来形容“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”①；员怨猿源年他在
给窦隐夫的信中又说道：“新诗直到现在，还是在交倒霉运！”原因

是：“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，也究以后一种为好；可惜中

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。没有节调，没有韵，它唱不来；唱不来，就

记不住；记不住，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，占了它的地

位。”②可见，鲁迅对现代汉语诗歌在语言形式尤其是节奏方面的

建设有着近乎严苛的批评。类似于这样的批评之音此后如影随形

地寻觅着新诗的历史脚步延续下来，不但没有削弱的态势，似乎还

有加强的趋向：冯雪峰在写于员怨缘员年的《我对于新诗的意见》一

·员·

①

②

鲁迅：《集外集拾遗·诗歌之敌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苑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
社员怨苑猿年版，第远圆源页。
鲁迅：《致窦隐夫》，见《鲁迅书信集》下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员怨苑远年版，

第远缘缘页。



文中对新诗的形式发表看法：“越是没有规律的束缚，越是注重自

然和自由，如果不是同时以最大的积极精进的精神和努力去实现

建树，那么，流弊就一定非常的大，结果一定会内容浅薄、形式散漫

无组织的东西，多于内容深刻充实、形式也相当有组织有创造的东

西了。实际上我们三十多年来新诗的情形是这样的⋯⋯”冯雪峰

进一步指出：“现在根据关心新诗问题的大多数人的意见，可以得

出一个结论，就是：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是都还不能满意

的，而那最中心的问题是语言问题。”①

新诗的语言艺术究竟该如何体现？新诗究竟该具备何种语言

形式？这是所有新诗创作者和批评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，也几乎

是一个“终极问题”：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我们的新诗一定会

拥有强大的生命力，放射出耀眼夺目足以和旧诗相媲美的光芒而

不会是如鲁迅所说的“奄奄一息”了。现代新诗经过几十年的岁

月磨炼难道真的还没有找到一双“合自己脚的鞋子”吗？现代新

诗一直是徘徊在诗形美的门外吗？

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者说面对这些苛责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

涉及许多更隐蔽更复杂的背景问题和次问题———比如究竟该以怎

样的批评标准来面对新诗，究竟该如何面对新诗对古典诗歌传统

的传承与反叛，以及如何看待在新诗成长过程中一直不断涌现的

西方艺术思潮⋯⋯更重要的是，现代新诗本身虽然只拥有短短数

十年的生命，但它似乎并不是一个“整体”，它本身就存在着矛盾、

分裂、不止一次的反动，以及在变化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倾

向性的淬炼与演化。这是一道不容易解出答案的艺术方程式，确

切地说，是一道多解的艺术方程式。

然而，“多解”并不等于“无解”。“多解”的魅力就在于它提

供了一种让我们多方面思考问题的思路，而最终我们会惊奇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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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冯雪峰：《我对于新诗的意见》，见《雪峰文集》第圆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员怨愿猿年版。



现———所有的方向都指向一个终点———诗歌的本质。诗歌的本质

究竟是什么？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中外诗人和学者回答过这个问

题，其答案也都因各有侧重而呈现出不同面貌。

在西方诗歌理论中，对诗歌本质的探讨有一个由笼统到细致、

由抽象到具体的演变趋势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提出了“天性模仿”说，认为诗歌的起

源出自于人类模仿的天性，而其中“音调感”和“节奏感”的形成则

是在这些方面“生性特别敏锐的人”点滴积累的结果①。显然，这

种诗歌本质的概念建立在两个抽象的语汇———“天性”和“天赋”

上；两百多年后贺拉斯在《诗艺》中关于诗歌本质的观点与亚里士

多德一脉相承，他认为诗歌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天才的创造的结合

体：“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魅力，必须能按作者

愿望，左右读者心灵”，譬如“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，盛

怒要配威吓的词句，戏谑配嬉笑，庄重的词句配严肃的表情”②，要

达到这种境界，“苦学”和“天才”二者应“相互为用，相互结合”③。

到了员苑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诗人布瓦洛那里，对古希腊古罗马
经典作品的模仿成为一种逐渐强壮、不容打破的标准———在他的

诗体论文《诗的艺术》里面，他一再强调这种古典的、崇尚理性和

规范性的标准及精神。譬如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上有如此这般的要

求：“必须里面的一切都能够布置得宜；必须开端和结尾都能和中

间相配；必须用精湛的技巧求得段落的匀称，把不同的各部门构成

统一和完整。”④同时这样严格的艺术形式是要求建立在“配合”理

性的思想内容基础之上的，因为布瓦洛对“内容”和“形式”有着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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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④

［古希腊］亚里士多德：《诗学》，陈中梅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员怨怨远年版，第源苑
页。

③摇［古罗马］贺拉斯：《诗艺》，见《西方文论选》上卷，伍蠡甫等编，上海：上海
译文出版社员怨苑怨年版，第员园圆鄄员园猿页，第员员远页。
［法］布瓦洛：《诗的艺术》，见《西方文论选》上卷，伍蠡甫等编，上海：上海译

文出版社员怨苑怨年版，第圆怨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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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区分：“不管写什么主题，或庄严或谐谑，都要情理和音韵永

远互相配合，二者似乎是仇敌，却并非不能相容；音韵不过是奴隶，

其职责只是服从。”①

员怨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则认为诗歌（文学）是在美丑
对照基础上自由展现真实的艺术：“他所创造的不是美，而是特

征。”②因此，“诗人只应该从自然和真实以及既自然又真实的灵感

中得到指点。”③与这种诗歌本质观相对应，雨果提出了一种打破

古典主义的规则和典范、将内容和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语言

形式观：“我们希望一种自由、明晓而忠实的韵文⋯⋯就其总体而

论，既有艺术加工也有灵感成分，既深邃悠远又出人意表，既宽宏

大度又真实入微；它善于适当地断句和转移停顿以掩饰亚历山大

体的单调，它爱用延长句子的跨行句而不用意思含糊的倒装句；它

忠于韵律这一位受制约的王后，我们诗歌的至高无上的天恩、我们

诗歌格律的母亲；这种韵文其表现方法是无穷无尽的，它的美妙和

它结构的奥秘是无从掌握的；正如普洛透斯一样，在形式上千变万

化而又不改其典型和特性⋯⋯”④艺术并不存在统一不变的法则，

如果一定要有法则，那么这最终的法则应是自然或真实。艺术的

内在规律存在于对自然和真实的自由追寻之中。显然，这样的形

式已经不是单纯的形式，“这种形式是青铜的形式，它把思想嵌在

它的格律中⋯⋯思想，在诗句中得到冶炼，立刻就具有了某种更深

刻、更光辉的东西。铁，变成了钢。”⑤

到了员怨世纪后期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进一步把诗歌从
“典范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把诗歌看成是个性的、心灵的、象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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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、神秘的语言艺术，诗人们“有史以来第一次”公然“在自己所处

的一隅，用自己的笛子，吹奏自己喜爱的乐曲”。① 诗歌的要务是

表达诗人个体的心灵感受，以及洋溢着独创精神的个性语言形式

的追求。它包括了暗示的、神秘的诗歌意象营造和对自由、新颖、

轻灵的诗歌音乐性的追求等多种艺术手段，以此来细腻入微地表

达现代人独特的思想、情绪和心灵状态。他指出这种诗歌创新正

如音乐领域内的变革一样：“在音乐的领域中其实也发生了同样

的演变，继过去那种刻画得清清楚楚的旋律之后，出现了片段的旋

律的无限性，这种旋律丰富了音乐织体而不使人感到有十分显著

的节拍划分。”②形式不再有标准，但形式却前所未有的重要———

马拉美彻底突破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鸿沟，而把二者看成是一个

完整的、不可分割的统一体。他认为，人们不是用思想来写诗而是

用词语来写诗：“语言里本来就有诗存在。”③

在圆园世纪韦勒克、沃伦的新批评派代表论著《文学理论》中，
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重视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韦勒克认为：

“真正的诗必然是由一些标准组成的一种结构。”④这种“标准结

构”与语言密切关联：“如果诗歌组织得非常严密，就与语言的声

音和意义发生了联系。”⑤再具体一点，这些标准也好，严密的组织

也好，大体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：“格律和隐喻”，而且“格律和隐

喻还是属于一体的，只有包含这两个因素并解释它们的紧密关系，

我们给诗歌下的定义才能获得足够的普遍性。”⑥前者为诗歌作品

的声音层面，包括谐音、节奏和格律等；后者可谓是诗歌的最核心

部分，又可以细分为意象、隐喻、象征、神话等（这些在书中细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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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有彼此重复的部分）。著者虽然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分章介

绍，但却几乎在相关内容的每一章结尾处都不厌其烦地强调二者

的不可分割性，如：“声音和格律必须和意义一起作为艺术品整体

中的因素来研究”，①“像格律一样，意象是诗歌结构的一个组成部

分。按我们的观点，它是句法结构或者文体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总之，它不能与其他层面分开来研究，而是要作为文学作品整体中

的一个要素来研究。”②

在中国现代诗论中，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分

成与上述西方诗歌理论演变相对应（这种对应并不严格，却有线

索可循）的一个过程：胡适从写实主义的角度出发，认为诗歌应

“但求不失其真，但求其能状物写意之目的”③，呼应这种诗歌本质

观，关于诗歌形式胡适认为“新诗除了‘新体的解放’一项以外，别

无他种特别的做法”④；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则认为诗歌最重要的

是“自我表现”，在形式方面他主张“绝端的自由”，“绝端的自

主”，因为“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”⑤；新月派认为诗首先应该

是“美”的，这种美用闻一多的话来说是“三美”———音乐美、绘画

美、建筑美，用徐志摩在《诗刊放假》、《诗刊弁言》中的话来说是

“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，匀整而流动”，“完美的形

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”；象征派诗人李金发、穆木天认为诗

歌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，是潜意识的世界，要达到这一点，诗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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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务是“将所感到所想象用美丽或雄壮之字句将刹那间的意象抓

住”①；现代派则提出了“纯然”的“现代”的诗的观点：戴望舒认为

诗歌不单是真实，也不单是想象，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来的，具体

到诗歌形式，戴望舒认为“每一首诗应该有它自己固有的‘完整’，

即不能移植的它自己固有的形式，固有韵律”②；何其芳则将诗歌

概括为“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，它饱和着丰富

的想象和感情，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，而且在精炼与和谐

的程度上，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，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

言。”③

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，所有这些答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

角度上回答了“诗的本质”的问题，比如大部分观点认为诗歌是包

含强烈或是深刻情感的，诗歌应该具有美的或者说独具“特征”

的、不同于散文的形式⋯⋯或许对于“诗歌的本质”的提问，无论

回答有千百种，但都脱离不了对“情感与形式”，或者说对“诗情”

与“诗形”两个永恒绞缠的因素的审问与剖析。

的确，对于诗歌来说，“情感与形式”是一个永恒的命题。尽

管从广义上来说，“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

觉形式”④，并且，“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：一个人用外在的

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，而别人为这些感

情所感染，也体验到这些感情。”⑤但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，诗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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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情感”与“形式”，以及诗歌的“情感与形式”二者之间的关系，

都来得更为强烈更为特殊一些。一方面，就像诗人们自己说的那

样：“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”①，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

而言，只有当他内心自发地充溢了不可遏制的诗情而不是由外界

强加的某种力量的驱使，才能够写出有艺术感染力的动人诗篇；另

一方面，“诗人观察一切，理解一切，思考一切，无不通过这个语言

的眼睛，通过语言的这个内部形式”②，而且，情感与形式之间绝不

是主客二分的，正如瓦雷里（又译作瓦莱里，引者注）所说，诗歌是

一种语言的艺术，是将语言用各种奇特的方式创造、改变，整编原

有规则以达到捕捉独特诗情的目的，“诗人的任务，是使我们感觉

到单词与心灵之间的一种密切的结合。”③

诗歌是情感与形式的艺术，是将“诗情”熔铸在“诗形”之中的

艺术。那么，现代新诗是如何在“诗情”与“诗形”的复杂关系中蹒

跚前行的呢？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现代诗歌史上的几个片段。

第一个片段来自于胡适。员怨员怨年，他在《尝试集·自序》中，
明确地提出“诗体大解放”的观点：“认定一个主义：若要做真正的

白话诗，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，白话的文法，和白话的自然音节，

非作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。这种主张，可叫做‘诗体的大解

放’。”④一言蔽之，作为中国现代白话诗和现代诗论的肇始人，胡

适关于诗歌的核心观点是：打破旧体诗的一切成规，用口语化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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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汉语写现代新诗。

第二个片段来自于周作人。员怨圆远年，周作人在《扬鞭集·序》
中对新诗的“自由过度”的现状进行批评之后，指出了一条解决的

方法：“新诗的手法，我不佩服白描，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，不必说

唠叨的说理，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，而写法则觉得所谓‘兴’最

有意思，用新名词来讲可以说是象征。”周作人设想：“新诗如往这

一路去”，“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。”①这是中国现

代诗论上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“兴”隆重地提

到新诗创作的平台上来，并将其与西方文化的“象征”联系起来。

“兴者，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②简言之，就是“以物起

兴”。其实古人早就对“兴”有着极为透彻的分析，指出“兴”的本

质就是对“象下之意”③的追求。这就要求诗歌在创作中要建立起

丰富的意象群落，让读者去进一步产生联想，而不是简单的直抒胸

臆和直白说理。

第三个片段来自于徐志摩和其他新月派诗人。也是员怨圆远年，
徐志摩、闻一多和朱湘等人在北京《晨报副刊》上创办了《诗镌》，

他在《诗刊弁言》中说道：“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。”

所谓“创格”，就是要为新诗寻找“新格式”和“新音节”。因为“完

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。”④在他看来，“诗的生命是在

它的内在的音节”，“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，匀整

而流动。”⑤所谓的诗的“格式”与“音节”，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诗

歌的节奏。徐志摩的创作比他的论述更有力地说明，新诗可以有、

也应该有自己的和谐的节奏，以至于源园年代的卞之琳称许徐志摩

·怨·

导摇论摇一个多解的艺术方程式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周作人：《扬鞭集·序》，载《语丝》，第愿圆期。
朱熹：《诗集传》。

皎然：《诗式》。

徐志摩：《诗刊弁言》，载《晨报副刊·诗镌》第员期，员怨圆远年源月员日。
徐志摩：《诗刊放假》，载《晨报副刊·诗镌》第员员期，员怨圆远年远月员园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